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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旨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互助，而网络学习空间中的同伴可以

为学习者的互联互通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该文主要探索网络学习空间中同伴互助的焦点和手段的特征和变迁

规律。该文综合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和行为序列分析法对网络学习空间中同伴互助的交互模式、特

征、焦点和手段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同伴互助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认知层次，同伴互助的手段主要集

中在分享信息、解释信息和提出问题三个方面。另外，同伴互助时，学习者大多采用相同的手段对同伴进行帮

助，从一种手段变迁到另外一种手段较少。最后，该文讨论了研究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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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教育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
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互助。“十三五”期
间，我国将全面深入推进“三通两平台”工程，而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是“三通”工程的核心和
重点。为了更好地实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不仅需要建设个性化、智能化的网络学习空间，更
需要了解网络学习空间中的学习者，并激发学习者
充分利用网络学习空间进行互帮互助，实现优质资
源的共建共享，进而培养学习者的创新能力。

网络学习空间是学生、教师、家长、管理者共
同构建的学习空间，其核心还是以学习者为中心[1]。
学习者在网络学习空间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
同伴之间的互助为及时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手
段。研究表明，同伴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常
常被人们忽视，但是同伴在协同知识建构和个人专
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因此，本研究旨在
探索网络学习空间中同伴互助的焦点和手段，以期
为教育者和实践者在网络学习空间的应用方面提供
有益的参考。

本研究选取贵州省的两所学校和天津市的两

所学校开展基于网络学习空间的探究性学习活动。
学生在进行探究性学习活动的过程中，采用同伴互
助的策略鼓励学习者在网络学习空间中互相帮助、
组成一个学习共同体共同学习和进步。这里的同伴
不仅仅是一个小组的成员，还包括所有参与探究性
学习活动的学生。这项研究一方面有利于缩小区域
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利用网络学习空间的跨
区域协作，让学生体验到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和文
化特点，从而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发现问题
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为
此，本研究重点探索以下三个研究问题：一是网络
学习空间中同伴互助的交互模式和特点如何？二是
网络学习空间中同伴互助的焦点是什么？三是网络
学习空间中同伴互助的手段有哪些？

二、文献综述

(一)网络学习空间
我国的网络学习空间从21世纪初开始，经历了

以网络教学平台为主要载体的初始探索阶段、系统
推进阶段和融合创新阶段[3]。对于网络学习空间的
内涵，不同学者持不同的观点。吴忠良等认为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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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空间是建立在服务平台上的虚拟学习空间[4]。
张子义等认为网络学习空间是针对不同角色主体提
供个性化信息服务的系统[5]。无论持哪种观点，网
络学习空间都具有为师生之间开展学习活动提供场
所，支持教师、学生、家长等不同角色之间的交流
互动，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交流并提高学习效果[6]。

网络学习空间具有个性化、开放性和联通性等
特征[7]。网络空间的个性化主要体现在能够针对不
同角色的用户提供不同的资源、工具、活动和服务
等；网络学习空间的开放性主要强调其资源对所有
用户开放；网络学习空间的交互性强调它能为不同
角色用户之间的交互提供平台。根据不同的标准，
网络学习空间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胡永斌等认
为网络学习空间可以分为教学资源型空间、直播教
学型空间、学习社区型空间、角色扮演型空间和课
程服务型空间五种类型[8]。

为了实现“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研究者提
出了如何更好地设计和建设网络学习空间的框架。
比如廖轶等提出了在设计与建设网络学习空间的过
程中，需要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并借助
数据交互通联技术实现个性化的网络学习空间[9]。
郁晓华等从需求目标出发，将学习活动细化为可操
作的卡片，提出了基于Cloud Card的个性化、情境
性、自适应的个人学习空间[10]。另外，还有研究者
提出了体验式的网络学习环境的设计方法[11]。 

目前，我国各地在“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方
面都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并且取得良好的效果。比
如，北京数字学校为广大中小学师生以及市民免费
提供海量的名师课程资源和实名制认证的网络学习
空间服务[12]。另外，北京市教委在2015年还推出了
“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13]以及在重度雾霾天
气实施的“停课不停学”[14]的活动，这些都是利用
网络学习空间进行创新应用的举措。在基础教育层
面，湖南省借助“基教在线”和“省基础教育资源
网”等平台，基本实现了全省中小学教师网络空间
人人通[15]。

(二)同伴互助
同伴互助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的Topping教授

和美国的Ehly博士提出的。他们认为，同伴互助学
习是指通过地位平等或匹配的同伴积极主动地帮
助和支援来获得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活动[16]。同伴互
助是一种辅助教师专门教学的极为重要的教学策
略。同伴之间由于年龄、阅历、生活经验、已有
知识等方面非常相近，因此相比教师而言，彼此
之间的交流更加容易、沟通更加顺畅、观点更容
易被彼此接受。

同伴互助的理论基础来源于维果茨基提出的最
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
发展水平之间的区域，强调学生的发展主要是通过
与教师或有经验的同伴的社会交往而获得的[17]。同
伴互助强调通过同伴之间的互助合作共同完成学习
任务。同伴互助包括同伴互导、同伴示范、同伴监
督和同伴评价等多种类型[18]。

目前，同伴互助在教学中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
应用。比如Altintas等在计算机C语言课程中采用同
伴互助学习，以两人一组的形式共同参与所有的课
程活动，如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等，结
果表明同伴互助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认知能
力，进而提高学习效果[19]。Adriel等发现同伴互助
有助于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并对学生的社会交往
能力具有积极影响[20]。还有的研究者将同伴互助学
习应用到大学英语学习中，同伴之间主动应用英语
进行互动交流，进而提高了学生的知识建构水平和
学习绩效[21]。

总体来说，同伴互助通过交互协作对学生的
知识建构、社会交往技能、情感态度产生积极的影
响，也对认知和元认知能力产生重要作用。网络学
习空间作为实现教育信息化的重要载体，突破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扩大了同伴互助的应用范围。本研
究将网络学习空间和同伴互助相结合，旨在深入探
索网络学习空间同伴互助的交互特征、焦点和手
段，以期为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提供参考。
下面详细介绍本研究的研究过程和结果。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过程
本研究综合考虑四所学校的地域特色、学生兴

趣、环境特点等，经过对四所学校的调研并与四所
学校的相关教师讨论后，确定了两个探究主题，即
“生活中工具的研究”和“水污染——就在我们身
边”。这两个主题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可
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每个主题的探究
过程持续2个月。四所学校的学生在支持探究性学
习的网络学习平台上开展深度探究。探究的过程包
括如下四个阶段：

1.选定主题阶段
学生首先需要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研究主题。

对于“生活中工具的研究”课题，学生可以从工具
的由来、与工具有关的名人故事、工具的使用方
法、工具的益处和弊端、工具的改进方法等方面
进行探究，选取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交际工具(语
言、盲文、手语)、交通工具、餐具、清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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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具、农具、消防工具、网络工具等。对于“水污
染——就在我们身边”课题而言，学生可以从身边
的水污染情况、水污染的原因、治理水污染的具体
方法等方面进行探究。当每位学生选择好子主题
后，四所学校选择相同子主题的学生组成一个兴趣
小组共同进行探究。每个小组在网络空间中命名本
组的名称，并建立本组的讨论区。教师在此过程中
起到引导和协调的作用。比如，有的主题没有学生
选择或者选择同一主题的学生太多时，教师进行统
一协调。

2.制定计划阶段
每组学生通过协商讨论，共同制定详细的研

究计划。这一过程中，学生需要借助于网络搜索资
料、了解现状，并在组长的带领下，制定研究计
划，包括提出研究问题、研究假设、制定时间表、
选择合适的策略等。学生制定好研究计划后并通过
网络平台提交，教师审核同意后才能开始实施计
划。如果制定的计划有问题，则需要根据教师的意
见进行修改完善。

3.同伴互助阶段
这个阶段是核心，也是实施计划和深度探究

的阶段。学生在探究过程中总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这时候同伴互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伴之间通过提
出问题、分享信息、解释信息、友情提示、组织协
作、监控调节、评价反馈等互帮互助。比如，学生
探究水污染的课题时，同伴之间提出了各种各样了
解水污染现状、原因和治理的办法。下列方法都是
同学们在网络平台上提出的想法：对身边的水污染
拍照取证；观察学校的水龙头、饮水机和家中的自
来水等；分别采集不同的水(自来水、河水、矿泉
水)，观察它们各自的特点，然后将其烧开，再次
观察各自产生的水垢，判断它们的污染情况；设计
调查问卷，询问身边的人关于水污染的情况；利用
矿物质检测笔检测各种水，并做好记录；对不同的
水做PH值测试，然后将水过滤后，再测试一次PH
值，观察两次PH值有什么不同；用不同酸碱性的
水泡黑枸杞，发现不同的现象，形成实验数据；了
解农夫山泉的案例，提出治理水污染和保护水源的
具体措施；写建议信等。

4.成果展示阶段
每个小组需要论证研究假设，回答研究问题，

形成研究结论。当小组完成课题研究之后，把本组
的研究成果上传到网络学习空间，四所学校的学生
都可以对成果进行评价并提出建议。研究成果包括
实验报告、手抄报、研究总报告等。另外，四个学
校的学生还通过远程视频会议系统来分享研究成

果，比如福泉一所学校的学生现场演示了如何利用
PH试纸测试各种水的实验；另一所学校的学生针
对交际工具手语进行了汇报。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四所小学的238名学生在

网络学习平台的在线交互数据。学生围绕“关于生
活中工具的研究”和“水污染——就在我们身边”
两个主题进行深度探究。两个课题的持续时间一共
为4个月，每个课题在2个月左右完成探究。本研究
一共搜集了1183条帖子。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包括社会网络分析

法和内容分析法。社会网络分析法采用Gephi对网
络空间中的数据进行分析。首先按照Gephi工具的
格式要求建立编码表，然后分析网络学习空间中同
伴互助网络的密度、中心性等特征，最后确定交互
的核心参与者与边缘参与者。

为了分析同伴互助的焦点和手段，笔者对网络
学习空间中的帖子进行内容分析。内容分析的步骤
分为如下五步：第一步，开发编码体系；第二步，
邀请专家对编码体系提出建议，并根据建议修改编
码体系；第三步，随机选取部分帖子，并根据编码
体系对选取的帖子进行预编码，以确认编码体系能
否对帖子进行编码，否则重新修订编码体系；第四
步，选取两位具有教育技术专业背景的研究生，并
对其进行培训，讲解编码体系的内涵、例子和编码
方法，并由这两位研究生独立对所有帖子进行编
码；第五步，检查两位编码人员的结果，计算评分
者信度。本研究采用Cohen Kappa系数计算编码的
一致性。两位编码人员的一致性达到0.75，对于不
一致的内容两人继续讨论和商量。编码的最终结果
选取两人商量后的结果。

四、研究结果

(一)同伴互助的交互模式和特点分析
为了分析同伴互助的交互模式和特点，笔

者采用点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中间中心
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接近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 、特征向量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
来衡量同伴所发挥的作用。其中点度中心度用节点
的入度表示[22]。结果表明，该网络的点度中心度的
平均值为3.36，可以发现，学生xjy处于中心地位，
与很多学习者有直接的联系；其次是fzy、wy、
zyw、zmy，这说明学生xjy在同伴互助中拥有最高
的点度中心度值，该学生具有最强的交互能力，参
与程度也最高，在整个网络中处于最显眼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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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整个网络的中心人物。除此之外，学生fzy、
wy、zyw、zmy的点度中心度也很高。因此，这些
学生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与其他学生有直接的联
系，并且在同伴互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网络中，如果一个行动者处于许多其他两点
之间的路径上，则认为该行动者居于重要地位，因
为该行动者具有控制其他行动者之间的交往能力，
且其他人的交往需要通过该行动者才能进行。中间
中心度就是用来测量行动者对整个网络控制的程
度[23]。研究结果表明，该网络空间的中间中心度为
74.61，可以发现，学生xjy具有最高的中间中心度
值，其次是学生wy、mmy、zmy、cfy，这说明学生
xjy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对整个社会网络具有最高
的控制能力，起到沟通其他学习者的作用。在同伴
互助中，学生wy、mmy、zmy、cfy等也具有较高的
中间中心度，说明这几位学习者也具有一定的控制
能力，其他的行动者都需要通过这几位学习者才能
进行交互。

接近中心度衡量的是网络中行动者与其他人
联系的多少。如果一个点通过比较短的路径与许多
其他点相连，则该点具有较高的接近中心度。对于
网络空间来说，接近中心度越高，表明网络中节点
的差异性越大，反之，则表明网络中节点间的差异
越小[24]。研究结果表明，该网络的接近中心度的平
均值为0.18，可以发现，lfy、ldc、wgy、zyj、gdq、
ch、lcx学生的接近中心度较大。这表明，学生lfy、
ldc 、wgy、zyj、 gdq、ch、lcx 在同伴互助中拥有较
高的接近中心度值，他们与网络中所有其他节点的
距离都很短。因此，他们与同伴最接近，在同伴互
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征向量中心度的目的是发现在网络整体结
构中，哪些行动者是网络最核心的成员[25]。研究
结果表明，本网络空间的特征向量中心度平均值
为0.11，可以发现，学生xjy的特征向量中心度值最
大，其次是学生wjz。这说明学生xjy在同伴互助中
居于整个网络的中心，是同伴互助网络中最核心的
成员，该生凝聚了班级中大多成员的力量，发挥了
主导作用。另外，wjz、ysy等在同伴互助网络中也
处于比较核心的位置，是整个网络中比较核心的成
员。而其他成员的特征向量中心度较低，是网络中
的边缘人物。	

(二)同伴互助的焦点分析
笔者采用编码体系对网络学习空间中的帖子进

行编码，结果如右表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同
伴互助的焦点大多集中在认知层级，占74.81%；其
次是情感层次，占14.79%；所占比例最小的是元认

知层次，仅有10.40%，这说明学习者在探究性学习
活动的过程中，缺乏的还是知识层次的内容，这也
与小学生年龄较小、所储备知识不多有很大关系。
而情感鼓励和支持在同伴互助中也发挥了不小作
用，这说明同伴之间的问候、鼓励、支持等更加有
助于学习。元认知层次的互助之所以最少是因为小
学生所掌握的方法、策略还不够，他们还不太懂得
如何从元认知知识、元认知技能、元认知监控方面
给予同伴帮助。

表1  同伴互助焦点统计结果

认知 元认知 情感

885 (74.81%) 123 (10.40%) 175 (14.79%)

(三)同伴互助的手段分析
笔者采用如表2所示的编码对网络学习空间

中的帖子进行编码，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以
看出，同伴之间所采取的互助手段最多的是分
享信息，占45.73%。其次是解释信息(17.33%)、
提出问题(14.96%)、评价反馈(3.30%)、鼓励支持
(13.69%)、组织协作(2.54%)和友情提示(2.45%)。整
体来看，网络学习空间中同伴互助的手段大多采用
分享信息、解释信息和提出问题的方式，同伴之间
互相提问、表达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并对已
有的信息进行解释。另外，评价反馈、组织协作、
友情提示所占的比例较小，主要是因为学习者为小
学生，组织小组协作并提出反馈意见的能力不足，
因此这方面互助的比例较小。

表2  同伴互助手段统计结果

提出
问题

友情
提示

分享
信息

解释
信息

组织
协作

评价
反馈

鼓励
支持

177 
(14.96%)

29 
(2.45%)

541 
(45.73%)

205 
(17.33%)

30 
(2.54%)

39 
(3.30%)

162
 (13.69%)

为了深入分析网络学习空间同伴互助手段的
变化特征，本研究采用行为序列分析法对同伴互助
的手段进行了深入分析。行为序列法是一种分析行
为序列的变化和状态转移的方法，该方法可以深入
分析学习者潜在的行为模式，并以可视化的方式
呈现行为转移路径图[26]。本研究的结果如下页表3
所示。在表3中，行表示起始行为，列表示目标行
为，单元格中的数据表示调整残差值(Z值)，如果Z
值大于1.96，表示起始行为到目标行为的路径达到
显著性水平(P<0.05)[27]。如下页图所示呈现的是同
伴互助手段的转移模式图，箭头表示行为序列的方
向，线的粗细表示调整残差值的大小。从图中可
知，同伴互助手段转移的路径达到显著性水平有：
AQ→AQ、SI→SI、EI→EI、OC→OC、EF→EF、
ES→ES、AQ→EI、EI→AQ、FR→EF、EF→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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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AQ。其中AQ→AQ、SI→SI、EI→EI、
OC→OC、EF→EF、ES→ES表示同伴互助的一种
手段会继续引发其他同伴采用相同的互助手段，比
如当一个学生分享信息之后，其他同伴会跟着分享
信息；当一个学生解释信息时，其他同伴会继续解
释信息。另外，也有些路径表明，同伴互助的一种
手段会引发另外一种互助手段。比如，AQ→EI和
EI→AQ表示当有的学习者提出问题后，同伴会采
用解释信息的手段进行帮助，然后根据其解释同伴
会进一步提问。FR→EF和EF→FR表示学习者在同
伴提示之后，会进行评价反馈并分析其可行性，然
后会进一步地引发友情提示。EF→AQ则表示学习
者进行评价反馈之后，同伴会以提问的方式请求进
一步的帮助。总的来说，同伴互助的7种手段均有
出现，并且有11对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
但是更多的是相同互助手段的转移(6对)，而不同手
段的转移序列出现较少(5对)。这说明同伴之间互助
的手段互相影响，有时候难以通过不同的互助手段
为同伴提供支持和帮助。

表3  同伴互助手段行为序列分析的调整残差值(Z值)

Z值 AQ FR SI EI OC EF ES
AQ 5.27 0.33 -5.95 2.82 0.86 0.06 -0.53
FR -0.19 1.57 -3.12 0.98 0.35 5.31 0.03
SI -6.28 -3.88 17.97 -7.68 -3.88 -1.26 -6.93
EI 2.64 1.49 -7.63 7.85 -1.00 -0.75 -0.18
OC -1.24 2.78 -4.63 -0.51 13.72 0.05 1.12
EF 2.33 3.20 -3.22 0.10 0.05 2.47 -0.62
ES 0.14 0.01 -6.31 -0.69 -0.53 -1.11 10.59

五、研究结论

本研究综合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内容分析
法和行为序列分析法对网络学习空间中同伴互助的
交互模式、特征、焦点和手段进行了深入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学习者能够分享信息并对同伴提出的
问题及时反馈，并对同伴搜索的信息进行解释和评
价等。学习者在探究性学习活动中深刻体会到了同
伴互助的益处。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同伴中学习也

许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根据本研究的结果我们也发
现，在同伴互助的过程中，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积
极活跃的学习者并不多。同伴互助的焦点主要集中
在认知层次；同伴互助的手段主要集中分享信息、
解释信息和提出问题三个方面。另外，同伴互助
时，大多采用相同的手段对同伴进行帮助，从一种
手段变迁到另外一种手段较难，这主要是因为本研
究的研究对象是小学生，对于同伴互助的技能较为
缺乏。本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鼓励教师利用网络学
习空间并采取同伴互助的策略形成学习共同体，促
进全班同学的共同进步，促进更大范围的知识分享
与建构，进而促进整个集体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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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Focus and Means of Peer Assisted Learning in Learning Cyberspace
Zheng Lanqin1, Li Xin1, Huang Ronghuai2, Chen Fengying1

(1.Schoo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Smart Learning Institut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cyberspace is to promote people interconnection. Peers in learning cyberspace can provide strong 
support and help for learner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focus and means of peer assisted learning in learning cyberspace.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content analysis method, and sequential method were adopted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on patterns, 
characteristics, focus, and mean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focus of peer assisted learning mainly centered on cognitive level. 
Peers mainly adopted sharing information, explaining information, and asking questions to provide help in learning cyberspace. In 
addition, peers often adopted the same means to provide help. Only few of peers can transfer different means when provide help and 
supports for peers. The limitations and future directions can be also discussed in detail. 
Keywords: Learning Cyberspace; Peer Assisted Learning; Focus;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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